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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河蚌
!

韩世凯

河蚌，过去在我们水网

地区的乡下是一种很普普通

通的水产品，它一点儿也不

显得高级贵重。只要你高兴，

在一年四季都可吃到，而且

几乎不花一分钱。然而，这些年来它的身

价却不一样了。我曾在一个景区看到一个

特色招牌菜，这个菜名很特别———“湖八

鲜”。这“八鲜”明细中，河蚌竟然排列在

前。在高兴之余，一种怀旧的情绪却罩上

心头。不知不觉中，我孩时那在河中摸河

蚌的情景又一幕幕的跃然在眼前。

还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正读初中

的当儿。那时，农村里还没完全实行计划

生育。一般每个家庭都有两三个孩子，多

的有五六个。孩子们平时没地方玩，更没

有什么玩具。每逢夏秋两季，河沟就成了

我们孩子们的乐园。大家浩浩荡荡下河学

游泳、打水仗、扎猛子、罩鱼、逮田鸡、摸河

蚌，个个不亦乐乎。由于各家孩子多，大人

忙上工，我们下水时也没大人看护。大家

完全是志愿组合，大的带小的，小的带细

的。大人们从来没担心过，任凭我们水中

作乐。当然，我们也没出过险，还通常是一

回来便带上摸好了的满满一桶的河蚌、螺

蛳、小鱼小虾让家人美美地吃上几顿。

那时，乡村时兴搞土地“方整化”。“方

整化”，就是把田块规划成“田”字格，在一

定距离上开挖新的“生产河”。这“生产河”

河河相通，织成水网。河坎上栽上“钉子

槐”或“钢芦柴”或“大叶子杨”或“苦楝

树”，春夏秋三季一片葱郁，绵延数里，人

称“绿色长城”。我们孩子们便在这“生产

河”里摆开了战场。只见每个人的身上都

系上根长长的麻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就扣

在一只木桶上。大家先是沿河边浅水区摸

河蚌和螺蛳，有的运气好的还碰巧摸到

“大草虾”“桂花鱼”“虎头鲨”，还有“大江

蚌”。我最喜欢摸“大江蚌”。这“大江蚌”体

积大，肉肥且嫩，一个顶几个本地土生土

产的河蚌。摸“大江蚌”我可称得上是名高

手，因为我晓得它的生活习性。这“大江

蚌”喜欢安静，常把大半个身子埋在有旋

涡的深水区，让人不易摸到它，要摸到它

必须有大的“水力”。我在小伙伴里“水力”

是比较大的，也是出了名的“猛子王”。一

般三十米左右宽的大河我一

扎下去中间不须露头换气，

眨眼工夫就到了对过。我常

喜欢到两条“生产河”交汇的

“十字口”处摸“大江蚌”。这

里水清、水旋、水深，河底的“大江蚌”多得

很。要摸到这里的“大江蚌”可不是件容易

的事儿，一般“水力”的人是钻不到河底

的。我常是先试探性的扎几个“猛子”，一

是心中有个底它到底有多深，二是适应了

河底下的水温。最后才深深地吸足一口气

扎到河底。在河底，我便挥起两只手在河

底的淤泥上快速地触摸着。碰上“大江蚌”

外露的“翅膀”便两只手使劲地朝泥里一

挖一夹将它抱在怀里，然后脚用力一蹬人

就窜上水面。人一出水面，往往会从嘴里

强烈地喷出一根水柱，接着是一阵剧烈的

一呼一吸。那刻儿，既累又兴奋，一种快意

自然地溢满在脸上，同伴们个个都羡慕不

已。

河蚌摸多了，人们吃得也乏味了。于

是，大人们便变着法子吃，真是五花八门。

有的是纯“红烧河蚌”、有的是“青菜烧河

蚌”、有的是“豆腐烧河蚌”、有的是“韭菜

烧河蚌”，条件好点的人家还来个“咸肉烧

河蚌”。当然，也有更另类的吃法就是依照

做猪肉“狮子头“的方法用河蚌肉做成“河

蚌圆子”。记得我四婶曾做过，可惜我只吃

过一次。那滋味至今仍然缠绵于我的舌

尖，引起我无尽的回味。

“摸河蚌”这活对现在孩子们来说一

定是很陌生，甚至是不可想象的一种水上

危险“游戏”。但它对出生于水乡的我们

“60后”的人来说却一点儿也不新奇和为

难，大部分人都经历过。通过“摸河蚌”我

们几岁就学会了游泳，学到了求生、救援

的基本本领，更重要的是它锻炼了我们的

胆气，养成了吃苦、耐劳、勇敢、拼搏的精

神，对后天的成长大有益处。记得十八岁

那年刚参军的我被部队送去教导队学游

泳，我嘴里没说心中高兴———这可是我的

强项啊。到了一周集训考核时，我拿了“武

装泅渡”和“蛙泳”两个第一。当时，集训队

的杜队长问我有什么诀窍，我说：“我没什

么诀窍，因为我来自水乡，会水是我们水

乡人的一种本能。”

信仰
!

夏林锋

中国人去法国旅游，参观一座古

老的教堂时恰逢礼拜日，看到法国人

都在虔诚做礼拜，一个中国人不禁好

奇，问一对年迈的法国夫妇：“你们真

的相信主会宽恕你们的罪行，相信诺

亚方舟上那些虚无缥缈的传说？”法国夫妇回答：

“不信这些信什么，人活着总要信些什么。”

是的，人活着总要信些什么，有时候信仰是一

种约束，一种让你弃恶扬善的约束。同样一个中国

游客去曼谷旅游，被这座亚洲佛都浓郁的氛围深

深吸引。他看到路边卖的饰品很美，挑中两个，问

卖饰品的小姑娘多少钱，小姑娘回答一百泰铢。游

客觉得太贵跟小姑娘还价。小姑娘摇头说，我每卖

出一百泰铢老板才会给我十泰铢。游客想了想说，

你两个卖给我六十泰铢，我再给你二

十泰铢小费，这样你我都赚了。小姑娘

摇了摇头，游客急了说：“又没有人知

道。”小姑娘静静地看了他一眼，说：

“佛会知道。”

如今，我们的物质条件日益增长，这时候，应

该呼唤信仰的回归，来净化我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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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表叔
!

陈友兴

舅爷爷姓杨，有四个

儿子，也就是我的四个表

叔。他们这一代是海字辈，

四个表叔依次为云、福、

平、原。四个表叔出落得

好，在城里工作吃公家饭的是老二和

老四。“娘舅表，大三分”。父亲对表叔

们向来尊重，但跟四表叔的关系最紧

密，来往最多。四表叔和父亲同龄，脾

性相投，自小在一起的时间多，还差

一点成了一同扛枪打仗的战友，两人

凑在一起，总有没完没了的话题。

四表叔在城上的一家大的国营

工厂工作，每年春节回来都要看看他

的姑母，也就是我的奶奶，所以我见

到他的时候很多。四表叔长得帅气，

他年轻时的照片我看过，圆脸宽额，

浓眉大眼，隆鼻方口，留着那个时代

流行的小分头。即使以现今的标准而

言，也算得上是帅哥。四表叔不仅长

得帅气，还多才多艺，吹拉弹唱，琴棋

书画，乃至于篮球乒乓，都能来两下

子。在单位里，绝对是位文体尖子。一

次，朋友们聚在一起，谈起当演员的

难处，一致认为难就难在哭，哭得像，

哭得逼真。表叔说，这有何难。说罢，

用手往脸上一抹，立时露出凄苦之

色，鼻子一抽，喉头一哽咽，大滴大滴

的眼泪顿时滚滚而下。

表叔在工厂是跑供销工作的。无

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市场经济时

代，跑供销绝对是要看人脸色的行

当。但四表叔天生就是个跑供销的料

子，见人三分笑，开口自来熟，什么样

的大事难事急事，只要厂里的老杨一

出马，保管成功。表叔的功夫全在他

的嘴皮子上。父亲这样形容过，四表

叔只要蹲在河边上，对着

水里说道说道，不消五分

钟，就是鬼，也会从河里爬

上来。

表叔在供销员的位置

上一直干到退休。我很纳闷，表叔是

个老革命，以表叔的才干和业绩，在

厂里怎么也能混个科长、主任之类的

职位。我问父亲，父亲淡淡地说，这叫

控制使用，他在那边干过。父亲叹道，

命强运强才算强啊。

抗战胜利后，二表叔已经是王必

成部队的一个小连长，奉命从队伍上

回来带兵。他动员的是四表叔和我父

亲。奶奶舍不得我父亲走，只四表叔

一个人去了。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

场特别艰苦，国共双方拼死厮杀，胜

负无常。不知是在苏北还是在鲁南的

一次战斗中，四表叔失踪了。几年后，

上海战役结束不久，已是参谋长的二

表叔，在国军徒手官兵的行列中，看

到了他的四弟，也就是我的四表叔。

兄弟俩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方式

见面，真是始料未及。

后来，四表叔参加志愿军去了朝

鲜，负了伤，立了功。伤就在背部，美

国人的飞机炸的。伤愈后转业到城里

的工厂，据说这里面还考虑到了二表

叔的因素。

四表叔很喜欢我，在我小的时

候，给我讲了不少部队上行军打仗的

事情，但讲得最多的还是朝鲜战场上

的故事。

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过五关斩

六将，提到走麦城时，终归有些不爽。

圣人亦然。

钳工张
!

吴忠

张师傅在一家五金厂做了四十多年的

机修兼模具钳工，退休后被招到我校做钳工

实习指导教师。他皮肤黝黑，跟铁的颜色差

不多。

张师傅教学生的方法奇特，每接手一个

新班，上第一堂课，就让班上力气最大的学

生跟他扳手腕。年轻气盛的职中学生欺他年老，捋起袖

子就跟他干起来———可是，几年过去了，至今还真没有

一个学生能扳得过他。做钳工长年锯、錾、削、锉，靠的

就是臂力、腕力，这么多年下来，张师傅具有了铁一样

的肌肉。你还别说，张师傅这种方法还真管用，再调皮

淘气的学生到他手里都会变得服服帖帖，认认真真。不

服也不行呀，年轻小伙子手劲不如一个年过花甲的老

人，心里惭愧着呢。张师傅背地里跟我们说，他这是跟

鲁智深学来的，鲁智深就是用倒拔垂杨柳镇住了一群

泼皮无赖。看来，张师傅很懂得教育心理学呀。

熟练的钳工具有的不光是气力，也要有精细功夫，

巧劲。张师傅表演过两个绝活，一个是，不用划线，直接

在一块半公分多厚的铁板上，锯出一个正三角形铁块。

当他把一次性锯好的铁块从台虎钳上取下来的时候，

学生不相信，一个学生立即用游标卡尺来量，他卡来卡

去，结果发现三条边尺寸真的丝毫不差！再有一个就

是，他用钻台给生鸡蛋钻孔。鸡蛋壳被钻了一个圆洞，

而蛋壳下的薄膜竟然保持完好无损！———

这两个绝活，都需要极佳的手感，超稳定的

心理素质，非常人能够做得到。由于技术高

超，张师傅在县五金厂的时候，工友们都亲

切地称呼他为“钳工张”。

也许张师傅命中注定就要跟铁跟车床

打交道一辈子。他初中毕业的时候，母亲请算命先生给

他算命，算命先生说他喜神是金，应该从事跟金属有关

的行业。他母亲信命，找人让他进了五金厂，做起了钳

工，一做就是四十多年。

“钳工张”名声在外。他退休后，多个厂家要高薪聘

他，他都回绝了，他说，他要是在厂里，厂里的年轻人就

会受到限制，永远挑不起大梁来。当他得知我校招聘钳

工实训教师时，立即就来应聘了。应聘的时候他并不关

心学校给他多少工资。他说，现在社会上技工越来越

少，能把技术传给年轻人，自己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

学校领导并没有给张师傅规定什么作息时间，但

张师傅对自己要求严格，从不迟到早退。他同样对学生

也严格要求，学生在他手下也算领略到了什么是“铁一

样的纪律”。我见到张师傅始终都挺直着腰杆，举手投

足都显出一种“硬”的味道。我想，张师傅跟铁打了这么

多年的交道，“铁”不仅已经进入了他的肌体，而且已经

进入了他的灵魂。

如果我有钱
!

翠 屏

某年中考的作文题叫做《如果我

有钱》，我有幸做了这次中考作文的阅

卷员。有了钱的学生的想法还真是多，

有这么个学生的想法给我留下的印象

很深刻。他说如果他有了钱，他先去买

几大箱方便面，自己先吃个够，吃不完的就用来砸那些

吃方便面不给他吃，还气他欺负他的那些狗同学。这孩

子可怜，家里穷，从没吃过方便面，看到其他同学在他面

前吃方便面就馋得咽口水，在他看来这世上最好吃的就

是方便面。批作文是有评分标准的，不管怎么说这也是

真情实感的流露，我也就大笔一挥给了个及格以上的

分。

其实在我看到这个作文题之前的某年暑

假，我在上海福州路上闲逛时“如果我有钱”的

想法就在我脑海里转悠了，那些气势恢宏的

建筑，每一家书店里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的顾

客读者让我很震惊，每一家书店里可以坐的

地方长凳地面楼梯台阶都坐满了人，有的甚

至就趴在地上抄写摘录查资料，而且里面都

没一点声响，寂静得我和儿子不敢高声语。虽

然明知自己不会赚钱也发不了财，但“如果我

有钱，我想有个图书馆，也要有那么多的图书

和读者”这样的想法就萌生了。三天的中考阅

卷，头昏脑涨后这个想法就愈加鲜明了，而且

伴随我多少年，直到后来又有了别的想法，这

个想法才逐渐淡然了。

今年中考，闲来无事乱翻书，我读了篇卢

梭的《如果我是富豪》的文，“如果我有钱”的想

法更多了。当然，我没他那么有情致也没他那

么洒脱和高雅，但我自以为有的想法比他还

高明。比如，沿路种果树，果子结很多，就供给

路人吃，谁想摘回家尽可摘回家，余下的就喂

鸟。

如果我有钱，我想办一所学校。这所学校

有我自己的办学思想和风格。它不以营利为

目的，我已经有钱了嘛！教育的对象首先是家

长，我要让他们明白生儿育女的责任和义务，

然后再教他们如何做家长。其次就是那些不

能适应普通学校教育的儿童和少年。日本，有

的学校七名教职员专心致志地服务于六名障

碍儿童，耐心尽力投入，让他们感受到声、光、

色和动作，写照着对一切生命的慈爱和尊敬。

要不就办一所像美国瑟谷学校（马萨诸塞州）

那样的学校，学校里没有老师没有课，不管多

大年龄的学生，每个人都在做自己想

做的事，从教职工到学生都民主地管

理学校的事务和财务，允许孩子谈话、

阅读、绘画、做饭、学法语、弹钢琴、打

球、爬树或者就只是到处奔跑，最终即

使在那儿钓了两年鱼的两个男孩也一个成了音乐家，一

个成了计算机科学家。

我想造一片绿水环绕的树林，一片草地，一座房子。

树木不必名贵，有浓荫即行，当然也要有一些果树。

树林里要有路和一些设施。谁都可以在树林里散步，呼

吸新鲜的空气，跑步舞剑或者打太极拳。草地要有一些

花草，这样孩子既可以在树林里捉迷藏，上树摘果子下

河摸鱼，又可以在草地上追逐奔跑嬉戏捉蜻蜓捉蝴蝶，

或者干脆就躺在草地上狗一样地打滚猫一样地逗趣。房

子不必豪华，大到好让我经常招待我长大的那个村子的

村民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他们可以慢慢地吃，慢慢地

喝，边吃边谈，早饭吃到中，中饭吃到晚。吃完了就在树

林里或者草地上坐着说闲话，听戏，玩纸牌，吃果子，笑

谈我们小时候过家家谁是谁的新郎或新娘，揭露或者自

我爆料谁曾经偷了地里的地瓜挨了谁的打。

我的同事同学朋友在周末或节假日能来我这儿聚

会，饮酒叙旧，喝茶聊天，K歌跳舞，听音乐看大片，从黄

昏直到夜深人静时，一切的纷扰烦忧辛苦疲累都得到释

然。我有几个文友，就算他们写不出《兰亭集》里的千古

文章，但在这浮躁尘嚣甚上的今天，他们还能够静下心

来写一点感悟劝诫或净化心灵的片语只章，只要他们高

兴，在天清气爽惠风和畅的日子里，我招待他们的筵席

就设在绿水河边，他们饮酒作乐，赋诗作文，且不管他们

的诗文如何，有那么点意思就行。

前面我所说的被我淡薄了的图书馆我还是要的，我

不敢奢望美国国会图书馆或大英图书馆那样的规模，有

几万册图书，适合大众特别是儿童青少年阅读就行。当

然现在人们都上网了，还有谁读书，就是读书也读电子

书了，但我相信一定还有像我这样迷恋纸质书的人。

这样，如果我的钱还是没有用完的话，我还想开办

一个心灵花园，为那些丢失了希望和梦想为那些迷惘的

孩子指点迷津。

我的这些想法可能在真正的有钱人或富豪的眼里

也就是前面那个想买方便面的学生，抑或就是畅想着皇

帝天天白馍吃到饱的那个农民也未可知，但我还是觉得

我这种没钱有想法的穷人的幸福指数和那些有钱没想

法的富人的幸福指数不可比。我可以轻松愉快地想这想

那，他就只死守着钱罐子过日子，生怕这样那样的麻烦

找到他。


